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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非汉学家”中国词译介的研究现状 1

20世纪后，日本的填词创作骤然减少，词学研究和

中国词的日语译注成为日本词学活动的主要内容[1]。以

神田喜一郎、中田勇次郎等日本“汉学家”为先锋，在

进行中国词学研究的同时，也逐渐尝试对中国词的译介，

开启了日本词学研究与译介并存的新格局。此外，尤为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民间还出现了一个有别于“汉学

家”的译介群体——以花崎采琰、小林健志、日夏耿之

介等为代表的“非汉学家”群体，也开始尝试中国词的

译介。

“非汉学家”群体在主业之外，利用闲暇时间尝试

使用现代日语对中国词进行译介，他们的译介活动“有

别于传统的日语训读之法，是面向日本普通读者的译介，

大大扩展了词在日本的受众”[2]。这一群体还成立学社、

创办杂志，交流翻译心得，活动规模和译介成果也逐渐

增多，反映了当时的汉文热潮和当时一般知识阶层的汉

文素养。

尽管有关中国词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近年来得到了

较多关注，但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汉学家及其词学

研究成果上，仅有一小部分研究关注到了日本民间“非

汉学家”群体对中国词的译介。如汪超[3]的关注到了译

介中国词译者的身份，他指出在中田勇次郎、青山宏、

村上哲见、仓武五四郎等日本汉学家以外，“日本民间还

存在有如日夏耿之介、花崎采琰、河上肇、小林健志、

基金项目：本论文由西安翻译学院科研项目资助（项目

编号：2024B61）

作者简介：杨嘉琛（1993—），男，汉族，陕西省西安

人，硕士研究生，西安翻译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日

本词学、域外汉籍。

本阵良平等业余译者对花间词的译介”，并且“业余译

者这一特殊群体，也值得研究日本近现代词学史时特别

关注”。刘宏辉[2]在总结近代中日词学交流的新变及其意

义时，也特别提到“中日词学译介在近代进入全面繁荣

的阶段，词集的现代日语译注开始出现……如花崎采琰、

小林健志、日夏耿之介的词译介也值得关注”。这些研究

虽然涉及了日本民间“非汉学家”对中国词的译介，但

均未展开论述。

日本民间“非汉学家”群体的中国词译介活动及成

果极为丰富，特别是花崎采琰的译介成果尤为突出，不

仅在数量上领先于其他译者，而且在译介质量和影响力

方面也表现出色。但截至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该群体的关

注度不高，特别是尚未出现有关花崎采琰及其译作成果

的专题研究。

二、花崎采琰及其中国词译介活动

有关花崎采琰生平及其对中国词译介活动的研究相

对有限，仅有部分文献提到她是一名“家庭主妇”[3]，此

外无其他详细记录。为更准确地了解她的人生经历及译

介活动，本文通过考证其未公开出版的私家版自传《自

叙伝　日本花崎貞》、《墜露のような人生》，以及其长子

花崎皋平编纂的《墜露：花崎采琰記念集》，呈现一个花

崎采琰更为完整的生平图像。

花 崎 采 琰（HanazakiSaien）， 原 名 梶 田 贞

（KajitaSada），花崎为其夫姓，1903年1月11日出生于东

京府东京市小石川区（今东京都文京区），次年弟弟梶田

义一出生。在其两三岁时，父母因肺结核相继去世，她

和弟弟由外祖父母抚养。其外祖母自日本女子大学建校

以来就一直担任教师，这在女性婚后大多成为全职主妇

的时代并不多见。

从日本女子大学附属女子高中毕业后，她在家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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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年，并于1922年4月以旁听生身份入学东洋大学国

语汉文系。1923年3月，花崎正式考入东洋大学东洋文

学专业，主修汉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大学毕业后，她

在私立武藏高中图书部工作，并通过了当时难度极大的

“文部省师范学校中学校高等女学校教员检定考试”，成

为私立京北中学的汉文科教师，在那个时期，女性在男

子中学担任教师的情况极为罕见。

之后，她在歌人前田夕暮的短歌会上认识了花崎利

义，并于1930年8月结婚，婚后辞去工作成为全职家庭

主妇。尽管她全身心投入家务和抚养三名子女（长子花

崎皋平、次子花崎覃、长女花崎珠），但她对文学的兴趣

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愈加浓厚。在此期间，她受到了今

关天彭、日夏耿之介以及词学家中田勇次郎的指导。

1932年，花崎采琰创立了“紫式部学会”，并创刊

学会会刊《むらさき》。1951年1月，她又创办杂志《東

方文芸》，并在五年内出版了至第15期。此外，花崎还

持续向《婦女の友》、《古酒》、《詩歌》、《新経済》等杂

志投稿，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中国词的译介。

1957年，首部中国词译作《涙眼集》出版，自此她

以“花崎采琰”为笔名共刊行了11部著作。除《安房の

四季》是一部和歌集外，其余十部均为中国词的译本。

其中，《全訳花間集》、《中国の女詩人》和《康熙帝御製

「広群芳譜」による花の文化詞》三部译著获得了日本翻

译家协会的翻译文化奖。

1998年5月24日，95岁高龄的花崎采琰于北海道小

樽市的长子家中去世。长子花崎皋平于2003年以私家版

形式编纂并刊行了《墜露：花崎采琰記念集》，收录了诸

多花崎采琰的生前遗文。

三、花崎采琰的中国词译介成果

花崎采琰一生共出版了11部著作，其中10部专注于

中国词的译注，其数量远超其他“非汉学家”，甚至在一

定程度上超越了“汉学家”群体。此外，她的译介质量

和影响力亦不逊色于其他译者。尽管部分译著仅为“私

家版”，印刷数量较少，除了花崎采琰母校东洋大学图书

馆外，在日本仅有少数公共图书馆收藏。但这些译著仍

然是研究中国词在日本的译介及日本词学史的重要原始

资料。

笔者通过实地走访藏馆等方式，对这些译著原本进

行了阅读和收集。其中，《新訳漱玉詞》、《全訳花間集》

和《中国悲曲　飲水詞》分别为李清照《漱玉词》、赵崇

祚编《花间集》以及纳兰性德《饮水词》的译本；其余7

部译著则是花崎采琰根据不同主题编译的选译本。以下

列出各部译著的详细信息。

（1）《涙眼集》（四季社，1954）：中国词选译本，

卷首有今关天彭题“采琰夫人涙痕集題辭”，目录后刊载

了花崎采琰自作词两首——《浣溪沙》和《武陵春》。正

文开始前有题为“詞話”的绪论，对词这种中国古典文

学形式进行了阐述。全书收录了从五代到宋代16家词人

的41首词。这部译著是继1940年中田勇次郎《宋代の

詞》之后，于日本出版的第二部中国词选译本。两部译

著的结构大体相同，均按词人排列，内容包括词人小传、

日语译文及解说，而中文原词则统一收录在卷末的“原

词索引”中。此外，“后记”中还特别提到该部译作经由

日夏耿之介审阅。

（2）《新訳漱玉詞》（新树社，1958）：宋代女词人

李清照词集《漱玉词》的译本。卷首有今关天彭题写的

绝句两首《采琰夫人新译易安居士漱玉词题词》，以及孙

伯醇所作的中文序和中田勇次郎撰写的日文序，序中中

田称花崎为“日本唯一的闺秀词人”。正文开始前的绪

论，包括“关于宋词”及“关于李清照”两个章节。“后

记”中记载了因日夏耿之介的推荐而促成此部译著的经

过。1957年秋，花崎采琰在小林健志的藏书中发现了李

文裿编《漱玉词二卷》，从而开始了这部词集的翻译。在

缺乏参考书籍和注释的条件下，依靠上述四位的协助完

成了该书的译文。译文之后附有“辩诬”一文，对李清

照在与丈夫赵明诚去世后是否再婚等个人细节进行考证，

书末还附有“易安居士年谱”。

（3）《花譜》（大雅洞，1961）：分为《春花词》和

《秋花词》两册，均为和装本。两册分别以春花和秋花

为主题，各选录了12首词。内容按照花的板画、日语译

文及原词的顺序排列。该选译本限量刊行175部，笔者所

览的藏本上册第一页上有“花崎貞印”和“癸卯春日　た

ちばな会　牡丹上演記念　吾妻君子様惠存”字样。”

（4）《全訳花間集》（樱枫社，1971）：目前唯一的

《花间集》日语全译本。封面由中田勇次郎题词，扉页

附有《花间集》（南宋绍兴十八年刻晁谦之覆刻本）的影

印照片，以及今关天彭题词的自作词《浪淘沙》一阕。

正文之前，中田勇次郎与作者本人分别作序对《花间

集》进行解说。

（5）《愛情の宋詞》（私家版，1981）：以“爱情”

为主题的中国词选译本，收录17位词人的90首词。序

言中作者记述了与片山哲的交流经历。片山哲曾阅读过

《全訳花間集》和《愛情の宋詞》的手稿，并希望花崎

采琰能够继续翻译中国词，以完成《愛情の宋詞》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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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这一希望成为本译著出版的契机。该书按照词人的

顺序排列词作，后附有词人小传、原词、译词，并对每

首词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和评析。

（6）《晩唐五代流行歌謡》（私家版，1982）：涵盖

从唐代韦应物到五代花间派及南唐词人，共翻译了32位

词人的103首词。

（7）《中国の女詩人》（西田书店，1985）：选取了

中国历代的闺秀诗，按时代顺序和主题分类编排，是一

本系统的选译本。书中涵盖了从中国最古老的诗篇《诗

经》到清代末期的各类诗歌，包括《诗经》、乐府、古体

诗、近体诗、词、曲、民歌等文体，共174首。正文前

有中田勇次郎的序和作者的自序。正文按照时代顺序排

列，并根据主题和流派分为三十四章，包含各时代的诗

歌及诗人的介绍、日语译文、原文和解说。该书受到了

武部利男《白楽天詩集》的影响，全书采用假名进行翻

译。作者从东洋大学在读期间开始翻译本书，尽管中途

因各种原因曾一度中断，但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最终完

成，并因此获得了日本翻译家协会的特别翻译功劳奖。

（8）《中国悲曲　飲水詞　納蘭性德》（西田书店，

1985）：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词集《饮水词》的译本。序

文对《饮水词》的特点和作者背景进行了详细解释。该

书共翻译了81首词作，与《中国の女詩人》一样，均受

到武部利男的影响，全部采用假名进行翻译。此外，书

中的每一首词都以词牌名作为标题。书末的“后记”回

顾了与有吉佐和子的交往，并说明本书的出版是为了纪

念有吉佐和子的忌日。

（9）《中国詩詞選　平和詞·山水詞·愛恋詞》（私家

版，1987）：分为“平和词”、“山水词”和“爱情词”

三个主题，共翻译了59首词。序文中解释了主题的选

择，认为词在天地自然的平和氛围中，如花般、如鸟般

成长。即使在词中表现出的苦难和泪水，也被这自然的

平和所包容，奏出了优雅的爱情旋律。中国文人钟爱山

水诗，在美丽的山水中，花开鸟鸣的风景使人的心灵得

到美丽和平和的滋养。

（10）《康熙帝御製「広群芳譜」による花の文化詞》

（私家版，1989）：以描写花卉为主题的选译本。卷首插

图包括其夫花崎利义创作的油画《牡丹》、作者亲笔书写

的李清照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以及三张底本

《佩文斋广群芳谱》的影印照片，并附有序文。书中从

原典所载的词中挑选，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作者已出版

的花卉词。正文按照39种花卉划分章节，内容包括有关

花卉的文献、译词和原词。本书荣获了日本翻译家协会

第27届日本翻译文化奖。

花崎采琰的译注中记载了她与众多文人的交游，这

些经历为她的中国词译介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灵感。中

田勇次郎不仅多次为花崎采琰的译著撰写序言，还给予

了花崎采琰在翻译过程中的指导和帮助。此外，今关

天彭的指导、日夏耿之介的推荐也对花崎采琰的译介

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这些文人间的交游和互动，

花崎采琰的译著不仅得到了认可，还为她赢得了学术

界的尊重。

结语

20世纪后期，民间译者的广泛参与，是这一时期日

本词学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不仅丰富了中国词在日本的

译介形式，也拓宽了其受众群体。通过对花崎采琰及其

译介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到她不仅在译介中国词方面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通过与各类背景的文人交游互动，

推动了中国词在日本的传播。花崎采琰的译作，不仅体

现了她对中国古典词的深刻理解，也为日本读者提供了

新的视角和丰富的文化体验。她与众多文人的交游，也

为她的翻译工作注入了更多的学术支持和灵感，使其译

作更具深度和影响力。

尽管近年来关于日本“非汉学家”群体的关注有所

增加，但对“非汉学家”及其翻译活动的专题研究仍然

有限。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一群体在中国词的

译介及其文化交流中的独特贡献，特别是如何通过他们

的工作深化对中日文化交流的理解和认识。此外，也可

以考察这些译介活动如何影响了日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

接受与理解，为中日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参考。

总体而言，花崎采琰的贡献不仅在于她对中国词的

译介成果，更在于她所代表的“非汉学家”群体如何通

过自身的热情和努力，拓展了中国词在日本的影响力，

为日本词学史、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传播史增添了重要

的一笔。她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未来

的译介活动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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